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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一体化固废处理全产业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
活垃圾焚烧设施合理负荷率

区间为设计能力的7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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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座焚烧
厂平均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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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座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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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座焚
烧厂平均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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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2172座垃圾焚烧炉，平均负荷率
不足60%！”
　　2025年一研究发布的数据迅速点燃舆
论，“垃圾不够烧”成为热议话题。
　　表象之下，仍需理性辨析。
　　事实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明确，生
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合理负荷率区间为设计能
力的70%至110%。以此为标尺，审视各地运行
状况，差异显著：
　　浙江77座在运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90%；
天津13座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61%；而在山
东，102座焚烧厂设计日处理能力为9.05万
吨，2024年实际进炉量7.59万吨，平均负荷率
达84%，仅10%的设施低于70%警戒线。
　　可见，“产能冗余”并非普遍现象，而
是区域冷热不均——— 有的地方“抢垃圾”，
有的地方“烧不完”。这种分化，正是垃圾
治理从粗放扩张迈向精细发展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转型阵痛。
　　要知道，适度的能力富余本属正常。尤
其对人口密集、垃圾产生波动大的大城市而
言，预留应急处理空间，是保障城市运行韧
性的必要安排。

　　但对企业而言，高负荷运行直接关系发
电收益与单位运营成本。当现实负荷未达理
想水平，不少企业便主动“找垃圾”，通过
掺烧一般工业固废等方式填补产能空缺。
　　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追溯至垃圾处理方
式从填埋向焚烧的快速转型。
　　以山东为例，2009年全省首个商业化垃
圾焚烧项目投运，标志着处理模式开始由填
埋主导向焚烧主导转变；2015年城乡环卫一
体化全面实施后，大量农村垃圾纳入统一收
运体系，原有填埋场库容迅速告急。
　　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回应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各地加速推进焚烧设施建设。
叠加垃圾处理费、上网电价及国家补贴等多
重政策激励，社会资本纷纷涌入，焚烧厂数
量迅速攀升。
　　2015年到2024年，全国垃圾焚烧厂从104
座增加到1010座，山东则由35座增至102座。
围城的垃圾不但不见了，山东还同步基本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然而，热潮之下隐忧渐显。部分市县盲
目追求“一县一厂”，或单体项目规模过
大，未能科学评估本地垃圾产生量及增长趋

势。当实际垃圾增量低于规划预期，供需错
配便随之显现。
　　并非所有地区都“吃不饱”。滨州通过
统筹布局4座焚烧厂，统一调度周边区县垃圾
资源，2024年日均进场量达3355吨，超过3000
吨的设计能力，实现高效饱和运行。
　　不论“吃不饱”，还是“烧不完”，归根结底，
症结不在总量，而在结构，是区域协同不足、规
划脱离实际与发展节奏错配的综合体现。破解
之道，正在于打破行政边界，强化系统协同。
　　山东明确，鼓励生活垃圾焚烧厂在安全
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协同处置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泥和工业固体废物等。同时，增强省、
市、县域内的统一调配能力，推动生活垃圾
跨区域转运处置。
　　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2024年，全省生
活垃圾焚烧厂共掺烧陈腐垃圾154.41万吨，约
占焚烧垃圾量的5%。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设施利用率，更将
填埋场长期积存的“环境包袱”，转化为支
撑行业运行的“增量资源”，也为后续填埋
场治理埋下伏笔。

　　封场20年后，全国体量最大的深圳罗湖
玉龙垃圾填埋场正在被开挖。
　　为何要在此时挖开这座“垃圾山”？
　　透过卫星地图，答案显而易见——— 地理
位置。随着城市的发展，玉龙垃圾填埋场已
经从早年的荒郊野岭，变成了眼下的城市中
心区域。
　　垃圾被挖出后，释放出30公顷稀缺土
地，将与周边土地一起被开发为现代化科技
园区“数创智谷”。
　　放眼全国，生活垃圾填埋场正站在命运
的十字路口。
　　“固废十条”要求，2024年底前停用的
填埋场，除有后续使用计划的外，原则上到
2027年全部完成封场治理。
　　封场，意味着对停用的垃圾堆放场实施
污染控制与生态恢复工程。通常情况下，停
用后的治理方案分为两种：
　　一种是原址修复再利用，将填埋场生态
改造后，变成公园、绿地等公益空间；
　　另一种是堆体开挖，筛分陈腐垃圾后焚
烧处理，原址继续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对比来看，前者无需扰动现有环境，还
能为市民增添休闲空间；后者则可为焚烧厂

补充原料，实现土地资源二次开发。
　　实际上，垃圾填埋场挖不挖，是场环保
需求与经济现实的拉锯战。
　　从垃圾焚烧厂角度分析，对2024 年底前停
用且未封场的填埋场，2027年前清运焚烧是科
学选择；已停用的，适时开挖亦是优选项。
　　去年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填埋
场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照“一场
一策”的治理思路，消除风险隐患，并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厂等设施处
置存量垃圾。
　　“填埋场复挖不仅为垃圾焚烧厂提供原
材料，更核心的价值在于从源头消除环境风
险隐患。”在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高
级工程师王玉波看来，填埋场即便被封场多
年，仍然存在臭气逸散、渗滤液污染、边坡
失稳等隐患。
　　鲁西南某县某生活垃圾填埋场曾发生渗
滤液渗排事故，导致下游水质严重超标。该
县通过复挖筛分46 . 5万吨陈腐垃圾，从物理
根源上实现污染清零。
　　环保账摊开，经济账却显得沉重。
　　泉州某县处置55.75万吨陈腐垃圾的开挖
项目，总费用约1.75亿元，单吨成本达313

元；德州某县50万吨垃圾复挖资源化项目，
费用约1 . 57亿元，单吨成本314元。
　　每个垃圾填埋场的具体情况不同，开挖
成本也不同，但普遍是新鲜垃圾处理费的3倍
左右。
　　复挖资金从何而来？多数项目依赖政府
财政兜底。这就意味着，是否启动复挖，需
结合地方财政实力。财政承压的地区，即便
有意愿，也可能因财力不足搁置计划。
　　当前，城市发展向周边扩张，曾经位于
城区边缘的填埋场，如今成了发展“绊脚
石”。成本与效益的天平，在城市更新中不
断倾斜。深圳罗湖玉龙垃圾填埋场复挖的实
践，给出的答案便是：让土地增值与未来产
业税收，反哺前期开挖治理成本。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建议，用足用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充分运用市场化手
段，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协同推进生活垃圾
填埋场开挖治理工作。
　　填埋场的抉择，实则是城市发展观的投
射——— 是短期成本计算，还是长期生态投
资？答案已在实践中清晰。理性评估、分类
施策、算好大账，方能在环保与经济间找到
最优解。

　　过去，垃圾焚烧厂肩负着破解“垃圾围
城”的重任；如今，大规模建设浪潮渐退，
国家补贴逐步退坡，行业正面临更为根本的
挑战：在产能相对富余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
力下，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并创造长远
价值？
　　答案指向一场深刻蜕变，从单一的“废
弃物处理设施”转型为集成的“城市环境服
务商”。

　　对垃圾焚烧行业而言，经营是生存之
本，环保则决定未来走向。
　　行业的未来方向，首先受到不断升高的
环保标准的影响。
　　尽管中国在垃圾焚烧技术方面已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并且现行的排放标准也较为严
格，但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更加严格的
地方标准，倒逼行业加速从“达标排放”到
“超低排放”跨越。
　　比如，浙江计划2027年前基本完成生活
垃圾焚烧厂的超低排放改造，其设定的烟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
值，仅为现行国家标准的33%、10%和27%。
　　对于山东而言，目前尚未出台全省统一
的改造令，但更严格的标准或许在不久的将

来就会落地。
　　当前我省97%以上的垃圾焚烧厂
采用“炉排炉”技术。根据不同技
术路线，单个焚烧厂的超低排放改
造投资规模，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
元不等，内容包括烟气净化系统升
级、智能化监测管控、余热回收利
用等。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若地方标
准进一步提高，部分尚未达标的企
业需承担高额改造成本，叠加国家
补贴退坡与应收账款拖欠等，面临
着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

　　在企业方看来，政府部门在企业改造中
给予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方可助力企业稳
定达标。
　　当然，破解企业经营困局的关键，还在
于深入挖掘自身蕴含的各种资源价值。
　　2025年供暖季，光大环保能源（济南）
有限公司通过改造工艺流程末端的烟气余热
利用设备，将原本约170℃的烟气余热转化为
热能，为周边50万平方米的居民住宅提供清
洁热源，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然而，热能无法远距离输送的“地理枷
锁”，制约了这一模式的推广。早期为规避
“邻避效应”而建在偏远地区的焚烧厂，往
往陷入“有热难送”的尴尬境地。
　　系统性破局，需跳出单点思维。绿色循
环经济产业园甚至零碳园区，或许是可行

路径。
　　在湖北武汉，华中地区最大的循环经济
产业园——— 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建筑垃圾处理、有机垃圾处
理、市政污泥处理、工业危废和医废处理等
六大循环经济产业链集于一体，对内实现设
施共建共享、物质协同处理、能量梯次利用
的小循环，对外打通固废变废为宝，向城市
输送电能、热能、有机肥、再生建材的大
循环。
　　这套闭环处置体系中，资源循环的脉络
清晰可辨：空间维度上强化区域统筹，有效
避免重复建设；功能层面上深度嵌入城市能
源、建材、供热供应链，构建起上下游协同
联动的绿色循环网络。
　　当前，省内多地也正积极推进此类园区
建设，如济南长清区马山镇环保科技园、青
岛胶州市循环经济产业园、菏泽锦江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等。
　　更广阔的前景还在前方。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零碳园区、
碳交易市场等创新工具，为垃圾焚烧企业开
辟了参与碳资产管理、零碳能源服务的全新
赛道：焚烧减碳量可转化为碳资产，绿电绿
证交易进一步放大效益……
　　从“垃圾处理商”到“绿色能源运营
商”，环境效益被具象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
价值，生活垃圾焚烧厂亦从终结垃圾的末端
处置角色，蜕变为激活更多资源、服务城市
发展的“绿色价值枢纽”。
　　毕竟，垃圾不会消失，但处理垃圾的方
式，可以不断进化。

  □ 本报记者 刘兵 方垒

　　清晨5点，当城市还在沉睡，一辆辆

垃圾清运车已穿梭于大街小巷。它们的目

的地，是分布在山东各地的102座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黄河北岸，济南首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光大环保能源（济南）有限公司，抓斗一

爪抓起7吨垃圾，经烈焰淬炼转化为3000

多度清洁电能，足够三口之家全年所需。

　　前不久，我国首个针对固体废物综合

治理的专项文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

计划》（以下简称“固废十条”）出台，

明确提出“因地制宜确定生活垃圾处理方

式，合理布局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

施”。

　　曾几何时，“垃圾围城”是令许多城

市管理者夜不能寐的难题。然而如今，垃

圾焚烧已从破解“垃圾围城”的应急手

段，步入精细化、协同化的新阶段。中国

的固废治理，也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

提升、从单一处置到系统循环的深刻

转型。

　　聚焦山东，102座焚烧厂构成的网

络，恰是观察行业演进的微观切片。产能

是否真过剩？填埋场该封存还是重生？行

业未来何在？三问背后，是城市治理现代

化的深层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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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垃圾焚烧厂真的“吃不饱”吗

有的地方“抢垃圾”，有的地方“烧不完”

●不论“吃不饱”，还是“烧不完”，归根结底，症结不在总量，而在结构。破解之道，正在于打破行政边界，强化系统协同

二问：垃圾填埋场要不要复挖焚烧

一场环保与经济的拉锯战

●深圳罗湖玉龙垃圾填埋场复挖的实践，给出的答案是：让土地增值与未来产业税收，反哺前期开挖治理成本

三问：垃圾焚烧厂，未来在何方

从“环境负担终结者”到“绿色能源运营商”

●对垃圾焚烧行业而言，经营是生存之本，环保则决定未来走向


